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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立君：沉浸在时间的河流里

以时空中的古人
映照自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2018年您以《时间的压力》获第七
届鲁迅文学奖。去年您又出版了

《时间会说话》。“时间”应当是这两
本书的关键词。您希望在时间这不
息的河流里捕捉到什么？以时间一
词来表达什么？

夏立君：《时间的压力》是一部
解读古人之书。这种解读显然离不
开具体的历史时空。《时间会说话》
是一本散文选集，大多数篇章亦与
历史与传统相关，那些写个人经历
之作，是个人时空，也必然是现实
时空。“时间”在文章中可说是一个
宏大又细微的尺度。人是有历史感
受与记忆的生灵。消逝的时间形成
历史，现实又可视为历史的延伸与
成长。

从时间的连绵不断来讲，古今
实际同处一个大“时间单元”。无
始无终的是物理时间，与人生社
会关联的是有限时间。后者才会
有“压力”才会“说话”。每个人只
能生活在时空的一个节点上，也
即一个六七十年或七八十年的

“时间单元”里。为某事支出多少
时间，人是会有价值考量的。忙碌
一年却没挣到钱的人，会说今年
白干了。但时间价值非金钱能衡
量。对属于我的这个极有限且难
知何时停止“供应”的“时间单
元”，怎么使用，能不能让这段时
间有点质量，不能不重视。思考古
人在他们时空里的生存奋斗，映
照自己的此生此世此时此刻。这
应当就是以时间为核心，贯串我
文章的一种捕捉与表达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您
对笔下古人，抱着“理解之同情”
这一态度，这可视为您的一种自
觉吧。

夏立君：抱“理解之同情”态
度，打开自己，我觉得是解读古人
的前提。就跟生活中交朋友一样，
若把自己搞得像个闷葫芦一样，
别人为何对你敞开怀抱呢？现代
人的时空纵深更大，视野更开阔，
理应比古人更能理解古人，古人
看不清的东西，今人应当有更多
的看清的可能。

缺少深度的批判反省
不利于传统高品质再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您
的感受与思考总是深度关联传
统，您认为传统在当下的意义是
怎样的？

夏立君：传统在当下的意义，
是个大问题，只能勉强说一说。

“文艺复兴”显然不是古希腊、罗
马传统的简单复制，实质是一场

传统的凤凰涅槃，其成果就是知
识与精神的现代性再生。块头巨
大的中国传统，在古代始终未遭
遇更强大文明的挑战，以朝代为
单位的自我克隆，直到清亡才算
结束。就像同一个人，一次次倒地
又顽强站起来。这真是人类文明
史上一个悲壮奇迹。先秦就奠定
了这一传统的生机。中华文明命
不该绝。有辉煌传统跟随我们身
后，是光荣，也是宿命。时下的传
统热，多表层喧嚣，少建设性再生
性。对传统若缺少批判反省的深
度，反而不利于高品质再生。

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抱“脱亚
入欧”姿态，蜕变演变非常快，但
最终还是东方底色。就像个体自
恋过多会导致其自我陷入困境一
样，一个民族若在传统上陷入自
恋也必定妨碍其再生。再生过程
必定是漫长艰难的。以鸦片战争
为标志，历经百多年艰难抗争蜕
变，终于能以今日这种姿态站在
世界上了。当下生活面貌的确立，
改革开放功不可没。此过程必定
将持续。这是社会的主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上
世纪末，您到新疆喀什支教时，所
带有限书籍中，却有一套《李太白
全集》。您这两本书里写李白占了
较大比重，行文中充分流露了对
这位大诗人的偏爱。同时，您对李
白的批判也相当尖锐，并不把李
白视为心目中理想的文人人格。
您是如何处理这看似矛盾的表达
的？

夏立君：我的确比较喜欢读
李白。他是个毛病很多的人，是个
责任心极稀薄的人，不止不会当
官，除了写诗，他什么角色都干不
好。他这个人、他的诗文，特别鲜
活，最少腐朽最少伪饰。我读他
时，很容易快乐；我写他时，最放
得开。李白在中国文化背景上是
个另类。找与杜甫、陶渊明等人物
相近的古人都不太难，但找个“小
李白”很难。李白的敞亮坦白，令
我感到只有把他与普希金、拜伦、
雪莱等现代西方诗人放在一起才
是 合 适 的 。“ 蝴 蝶 忽 然 满 芳
草……”（李白诗句）我把文章命
名为《忽然来了个李太白》，我说

“李白带着一脸梦幻般的忽然神
情……”“李白忽然就来了，忽然
就走了”。

我的确不把李白当作理想的
文人人格。写文章时若能有点李白
的自然天真大气就好了，做人的话
还是像杜甫那样对自己要求严格
一点、多点责任感比较好。李白绝
不中庸。我大约算是比较中庸了。
对他的褒贬，除了努力还原他的生
存时空外，还试用现代哲学心理学
这把尺子来量他。从他身上，我以
为我读出来了一点古人及其他现
代人未读出的东西。

个人成长空间在扩大
却容易迷失自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曾
经与您有过一起参加采风的经历，
印象中您是喜欢独处的。书中也每
每写到，您常独自一人行走远方。
您的文章激情与理性同在，思考与
感受直逼人心，又有种苍茫雄浑的
审美效果。您如何做到这一点？

夏立君：我大约是有些孤僻
的。我觉得，适度的孤独是创造性
生活所必需的。我对热闹总是有点
排斥与警惕。这种禀性在儿时就初
露端倪了。三十多岁时，我主动争
取去新疆喀什工作三年。我总是放
弃乘飞机往返的待遇，一个人不断
换乘各种车辆，一次次游荡于古老
的丝绸之路。两个人在路上，与一
个人在路上，是完全不同的境界。
稍一热闹，往往就感觉什么都没了

曹操的诗文，就有种一人独对
苍茫宇宙的大丈夫气。我喜欢这种
气息。曹操有千军万马，但精神上
绝对是单人独骑。大作品必具大时
空，必苍茫。《史记》《红楼梦》如此，

《登幽州台歌》《兰亭集序》等亦如
此。后者是篇制小却同具苍茫境
界，常常是越苍茫越细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当
下的现实生活是喧嚣与功利的，您
对处世与自处怎么看？

夏立君：这的确是一个越来越
喧嚣的世界。个人成长空间无疑在
扩大，但却很容易在此间迷失自
我。养成定力，追问自我，保持自审
自省，很重要。一不小心，就有可能
弄丢“自我”。说到底，能不能成点
事，活出生活的意义，根源于有一
个怎样的自我。让自我有点力量，
又能忘我，清楚责任与义务，才能
让处世与自处保持常识状态吧。

没有哪本书非读不可，
读写结合，以读促写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您
最近在从事哪方面的创作？

夏立君：为创作《时间的压
力》，我沉溺古典研读五六年时
间。作品发表出版后，我就将这类
写作放一放，想往小说方向转一
转。最近这一年多来，时间基本都
用在读书上了，为写小说做些准
备。十多年前，我写过一段时间小
说，小有收获。并无大的写作计
划。去年秋，试着写了一个中篇一
个短篇，感觉不在状态，又停下了，
继续读书思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
文章看，您的阅读是相当深入的。
您有怎样的阅读习惯、偏好？有什
么书特别值得推荐给读者吗？

夏立君：向广大读者荐书，感

觉很惶然。就免了吧。如面对我所
了解的读者，会知道怎么荐书。每
个人读何书、读书状态都是很不一
样的。契诃夫说：“告诉我你读什么
书，我就知你是什么人。”武汉封城
至今，整40天了，一直在读书。不敢
荐书，列一下这期间所读书吧。

巴里·布赞《时间笔记》（重读
部分）

勒庞《乌合之众》（首次全读）
《变形记·卡夫卡中短篇小说

集》（重读部分）
卡夫卡《审判》（首次读，至三

分之一处）
邓晓芒《灵魂之旅》（首次全

读）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首次

全读）
费洛姆《逃避自由》、《寻找自

我》（重读大部分）。
彼德·沃森《思想史——— 从火

到弗洛伊德》（上下卷。读至282
页。）

还零星读了其他一些东西。
非常时期，城市罕见地停止了人
流车流，在书房里几乎捕捉不到
外面任何声音了。病毒肆虐，世界
沉寂。近日，不远处的工地复工
了，传来了熟悉的声音，给人世界
重生之感。我读哲学、心理学、历
史等用时多于读文学。一生阅读
大体如此。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您
曾任中学语文老师十余年，应当
比较了解中学生。当下中学生用
于阅读的时间是有限的，您可否
向他们推荐些书？

夏立君：教书是我第一份工
作，最好的年华站讲台了。与兴奋
点在文学上肯定有关，我不是个
全力以赴的优秀教师，至今犹感
愧对弟子。不过，我那时始终注意
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尽量多提
供课本之外的东西。养成好的阅
读习惯是关键，不但能解决写作
能力问题，也基本解决了整体学
习能力问题。我在媒体工作已二
十年了，但一直关注教育，长期跑
教育口。去年下半年，译林出版社
决定出版《时间的压力》中学生读
本，不久将面世。聘请语文名师担
纲点评导读，篇幅作了压缩，降低
了阅读难度，中学生当能读进去。
对此，我是欣慰的。

向中学生荐书，我略觉有点
底气，但具体荐何书，又觉惶惑
了。举几种我学生时代特别喜欢的
书：《小银和我》（希梅内斯著）《傅
雷家书》《严文井童话》《致小读者》

《世说新语》等。但没有哪本书非读
不可。学生当根据个人情况，有针
对性地选择读物。优秀古典诗文对
筑牢语文根基特别重要，传统蒙学

《幼学琼林》《格言联璧》等读物，
仍具学习价值。总之，要循序渐
进，读写结合，以读促写。

凭借《时间的压力》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之后，山东作家夏立君最近又出版一部以“时间”为关键词的新作《时
间会说话》。检视数千年这一“时间单元”，作家感受到时间的压力，不论是来自对风骨的坚持，还是对人格的自我期期
许，均来自内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时间的压力》

夏立君 著

译林出版社

《时间会说话》

夏立君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A11-PDF 版面

